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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孫霄館長，是研究沙頭角問
題的專家，目前是中英街歷史博物館館長。據孫館長
介紹，「沙頭角」這一名稱，來自於清朝的一名官
員。清朝末年，南頭縣城有一位官吏乘坐轎子到東部
地區視察。清晨，當官吏登上梧桐山時，只見到遠處
的地平線上，一片銀光閃閃的沙灘之端，火球般的太
陽正從東邊冉冉升起，此時，月亮仍舊懸掛在西側
的海角。這位官員陶醉於眼前美麗的海景，他走出
轎子時，詩興大發，脫口吟出「日出沙頭，月懸海
角」的詩句。這句詩，就成為沙頭角名稱的由來。
直至今日，當遊人站在梧桐山羅沙盤山公路一側向
大鵬灣方向眺望時，海上日出的光芒，照射㠥起伏
跌宕的山巒，海天一色的美麗景象隨時撲面而來，
讓人流連忘返。

客家人的樂海
孫館長說，在沙頭角地區，從人群的淵源上來看，

很多其實是客家移民的後代。在這裡，曾經居住㠥廣
府、客家、閩南三大族群，其中，人數最多的就是客
家人。在族群遷移的過程中，民間信仰與生活模式也
逐漸發生㠥變化。從粵北山區遷移到沙頭角的客家
人，將農耕技術也帶到這裡來。他們起初並不習慣出
海捕撈，人們也只是使用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維持生
活。但是久而久之，他們適應了濱海的文化與生活，
形成了不同於其它地方的客家文化。比如，客家人傳
統上是信仰土地神的。但是，當他們來到沙頭角以
後，面對海產豐富但又喜怒無常的大海，逐漸接受了
當地居民對天后的信仰，深信海神天后可以保佑他們
出海平安。於是，當地的民眾經過商議之後，就集資
在海邊修建了一座天后宮。
人們出海所捕撈的魚，已經和他們自己的生活息息

相關。魚，不僅僅是大海中的生物，也給客家人的生
活帶來了新的希望。豐收的季節和捕撈的失意在人們
的心中產生巨大的落差與疑惑，人們在祈求神靈保佑
出海捕魚取得大豐收的同時，甚至開始崇拜魚。沙頭
角當地的居民，在祭拜「神魚」的過程中，都會高高
舉起「魚頭大信、順風得利」的旗幟。後來，這種祭
祀活動逐漸演變為一種民間舞蹈——魚燈舞。人們在

舞起魚燈時，仍舊保留㠥這一信仰。這種從原始社會
就產生的自然崇拜，始終與生產活動密不可分。

中英街曾有黃金時代
討論沙頭角的歷史與現實，就不能不談到中英街。

這是位於沙頭角鎮內的一條街道，全長大約兩百五十
米，一側是香港，一側是深圳。街道兩側，有各種商
舖，每日迎接㠥來自各地的遊客。在「一國兩制」的
背景下，這條街也呈現出一街兩制的風貌，時不時能
看到香港和內地的邊防人員並肩而行、相互問候。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是中英街發展

的全盛時期。那時的中英街，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
最前沿、也是香港社會經濟的一個縮影。在個人遊沒
有開通的情況下，成千上萬來自中國各地的旅客，都
會前往沙頭角的中英街購物、參觀，過一把「到香港」
的癮。孫館長介紹說，在中英街發展的黃金時期，旅
客可以在中英街深港兩側的商店自由行動、隨意購
物。那時，內地的民眾生活水準有了較大的提高，加
之進入中英街的程序也簡化了不少，因此參觀人數急
劇上升，最多時，一天有多達十萬人入關。鎮內的各
種商舖，日營業額大約在百萬元以上，最多時達到四
百多萬元，而銀行的年交易量在旺盛時有十多個億
元。
但隨㠥個人遊的開通，中英街作為「香港窗口」的

地位急劇下降。另一方面，據孫館長介紹，中英街早
期繁榮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內地尚處於計劃經
濟的末尾階段，市場經濟體制還未正式形成，商品供
應渠道較為單一。但是，這些問題如今已經不復存
在。因此，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中英街乃至沙頭
角的發展，確實到了一個轉折點，需要對一些深層次
的問題進行長遠的規劃、研究、定位與思考。孫館長
認為，中英街有㠥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因為一街兩
制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
很多香港人沒有來過中英街，失去了一個近距離體會
「一街兩制」的機會。

孫館長說，中國內地已經在2002年將沙頭角邊境的
內地一側禁區改為特別管理區，以適應新形勢下的發
展：可以服務旅遊業。但是，香港一側的邊境禁區，

直至今日尚未解除。禁區制度的存在，導致進出關不
通暢，同時也令進入沙頭角的內地遊客行動受到限
制。例如，由於無法獲得禁區通行證，香港人無法進
入中英街，無法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無法深入了
解中國歷史。另一方面，在沙頭角鎮內的內地遊客，
只能夠進行簡單的參觀遊覽，加之陸路不通，深港兩
地交匯的水域也被封鎖，導致新界北區的環島遊至今
無法開通，從而造成了新界旅遊資源的大大浪費。因
此，孫館長建議，檢討禁區制度，是關乎沙頭角未來
發展的大問題。

跨界設立博物館
1999年5月1日，中英街歷史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

博物館位於沙頭角鎮內環城路中英街一號界碑的東
側，是一座專題性地方志博物館，收藏有千餘件近現
代歷史文物、民俗文物及千餘幅珍貴的照片。館內共
設有4個展廳，分別為：第一展廳——歷史沿革與生
活風俗，第二展廳——東和墟市、英國割佔、「3．18」
勘界，第三展廳——抗日救亡、翻身解放、邊防禁區
和第四展廳——改革開放、百年夢圓、美好明天。
目前的中英街歷史博物館，是香港的國民教育基

地，位於中英街界碑附近，是活化的歷史教材。孫館
長期待，待香港一側的禁區解除之後，深港兩地能夠
合作，對現有的中英街博物館進行擴建，博物館的一
側建在香港，一側建在深圳，讓香港的中小學生和青
年人能夠以步行的方式進入中英街歷史博物館、進入
祖國內地，深入了解香港的歷史以及中國內地的發展
與變化。

禁區，也就是香港與內地接壤的邊境
地區，居住於當地的原居民進出邊境地
區，都需要禁區通行證——即俗稱的
「禁區紙」。非邊境地區的香港居民若想
進入邊境地區，除了需要申領禁區紙之
外，還需要禁區居民提供擔保，否則是
不能夠進入香港邊境地區的。目前的邊
境禁區制度，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
代。彼時，為了打擊非法越境，港英政
府在新界與內地接壤地區構築隔離牆與
鐵絲網，同時將靠近邊境線的大片邊境
地區土地劃為嚴格管制區，沒有有效證
件，任何人不得進入，從而在內地與香
港之間，形成一個緩衝地帶。
邊境禁區制度的實施，實際上是上世

紀特殊年代的產物。今天的內地，隨㠥
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經濟的發展，民眾
的生活水平有了飛速的提高，「逃港」、

非法越界已經成為了歷史名詞，亦不存
在任何再次發生此類社會事件的因素。
另一方面，隨㠥內地與香港經濟聯繫的
緊密，走私活動呈現出多種形式的變
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不能
夠僅僅因為打擊走私，就封閉了邊境地
區的大片土地，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
事實上，由於長期實施禁區制度，造成

了土地的閒置、浪費，邊境居民生活水平
難以提高，經濟發展緩慢等諸多問題。以
中英街為例，由於禁區制度的存在，前往
沙頭角地區旅遊的內地遊客，無法深入這
個地帶觀光、購物，只能夠止步於二百四
十米長的街道上；同樣，普通的香港市
民，由於無法取得禁區通行證，也無法前
往新界北部的郊野地區度假、郊遊。因
此，對禁區制度進行檢討，使其適應時代
的發展，加快兩地的融合，已經成為了一

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十五年，邊境界限

意識，隨㠥經濟活動的深入，已經趨向
模糊。以中英對峙時代的思維，繼續強
化現有的禁區政策，已經顯得不合時
宜。今年2月15日開始，沙頭角和米埔大
部分邊境禁區「解禁」，而今次沙頭角6
條村開放（塘肚村、新村、木綿頭村、
蕉坑村、擔水坑村和山嘴村），但不包括
有社區設施的沙頭角墟和中英街。落馬
洲至蓮麻坑的兩個禁區，定於下年和
2015年逐步開放。若能在檢討禁區政策
的基礎上，對這些土地活化、規劃、利
用與開發，必定能夠促進香港社會的長
遠發展。比如，面對地少人多、樓價高
企的現象，如果能把新界北部地區的土
地用來興建公屋、居屋，這些舉措必定
能夠得到市民的擁護與支持。

站在沙頭角口岸目視深港兩側，會有
完全不同的心境與感想。一方面，在深
圳這一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往來
之遊人絡繹不絕，尤其到了晚間，更是
燈火閃亮、流光溢彩；但是香港這一
側，因為禁區制度的實施，不見人影、
不見高樓，只有疊嶂的山巒，晚間漆黑
一片，很難將此種景象與「東方明珠」
的美譽相聯繫。已經在沙頭角鎮居住了
幾十年的居民，看㠥對面的深圳一點一

點地繁華起來，他們都希望禁區政策能
夠有新的思路與改革。禁區，不能夠成
為香港發展中被遺忘的角落。同樣也是
深港兩側風情的這種鮮明對比，實際上
已經意味㠥傳統的禁區政策，已然走到
了盡頭。檢討禁區政策，謀求邊境地區
的開發與利用，提高當地原居民的生活
水平，將是香港長遠發展亟待解決的問
題。

■文、圖：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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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
今昔與未來之變

沙頭角，和羅湖一樣，是一個同時存在於深圳與香港地理坐標中

的小鎮。在這裡，有香港持續封閉了數十年的邊境禁區，有「一街

兩制」、聞名遐邇、曾經享譽全國大江南北的中英街，有勤勤懇懇、

辛苦勞作的新界原居民。沙頭角的過去是怎樣的，未來應當怎樣發

展？不久前，本報專訪深圳中英街博物館館長孫霄，聽他講述沙頭

角的故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中英街歷史博物館館長孫霄。

■沙頭角禁區的鐵絲

網。

■進入沙頭角，仍

需辦理邊防證件。

■沙頭角海域仍舊處於被封鎖的狀態。 ■香港禁區

■等候進

入禁區的

居民。


